
挽留不了你离去的决绝
在秋风中

你翩翩飞进大地的怀抱
是你向往那白雪的洁净
还是风儿给你了

飞翔蓝天的自由
当你带着忧伤

在风中簌簌作响
是不是也想唱一首

无言的歌
让离别的旋律

在生命的丰盈中
走向  冬的远方

不想伸出手
握住你舞动的翅膀

不是不渴望
你永远在我的枝头
陪我到地老天荒

而是给不了你要的天堂
不如放手

让你去追逐你的梦想
相忘于江湖

只希望每个寒冷的冬夜里
让你的名字温暖我

渐渐枯萎的胸膛

秋叶
杜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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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了微信支付，我很

少携带现金。前几天，去省城

公出开会。会毕，赶车，在体

育南大街上了一环一路

公交。 上车前我问
石家庄当地人，公交车

上能否微信扫码支付车
费。答：可以。

 可我上车后，司机

告诉我，需关注石家庄
市公共交通公司的公众

号才能交费。我只好就
近找了一位和我年龄相

仿的中年男子，想微信

发红包给他，或关注下

公交公司的公众号。无

奈，都不成功，一元钱让我的

头上冒了汗。

 正在尴尬之时，一位 8、9
岁的小女孩，手持一张一元钱

纸币，递给我说：“叔叔，去

投币吧。”

 我一阵感动，忙说，谢谢

谢谢小朋友啊！。终于

为车票的事解了围。

 付过车费，我走
近小姑娘，和她一起

乘车的有位年长的女
性，是她奶奶，还是

姥姥，我不得而知，

我只是道谢。年长的

女性说，有时一块钱

憋煞人。我出门经常

备些零钱，那些出门

在外的都不容易，因

而给好几位外地人交

过车费。

 我肃然起敬，今后我也得

备些零钱，好为外地到邢台坐

公交没有零钱的人交车费。

备
零
钱

赵
永
生

正值陶醉深秋景，北风忽入寒意浓。

满目萧萧赏心去，静待梅雪笑傲冬。

立冬
刘全贞

 深秋还在大地上徐徐踱步，立

冬就迫不及待款款而来。季节的变
换没有明显的标志，于是，聪明的

古人就用独特的智慧创造出“二十

四节气”。立冬便是二十四节气里第

十九个节气，也是冬日第一个节气。

立冬来了，提醒我们：冬天到了。

 站在略显荒凉的原野，我似乎

看到千百年前的京郊土地上，一队

人马浩浩荡荡地走来。经历过春种、

夏耕与秋收，这片土地傲然于天地

之间，不卑不亢。立冬这日，天子

率领文武百官来此设坛祭祀，虔诚

庄重，既为感谢土地一年来辛勤的
奉献，也为迎接冬日的到来。为了

这一日，他们都已准备许久，太史

公提前三日就郑重地告诉天子，立

冬要来了，之后，天子开始沐浴斋

戒，其他人准备祭祀物品。

 我喜欢这样的仪式感。一个普

通的日子，因为这种仪式感而充满

温情。

 “冬”，一年四时之尽水有所凝

时。立冬开始，天气逐渐寒冷起来。

这样的早晨，谁不贪恋温暖的被窝？

闹铃响起，被窝儿里的人儿几次试

图挣扎着起来，都以失败告终。最

终仍是抵挡不住闹钟的多次催促，

在将要迟到的最后一刻爬了起来。

步行走出家门，一阵寒凉袭来，不

由拽紧衣衫，瑟缩起脖子，将双手

交叉放到腋窝或者插进衣兜，寻找

着最好的保暖方法，心里竟有些期
待羽绒服的温暖了。

 平时最忙碌的农民们，此时终

于露出轻松的笑脸。是啊，收获的

庄稼，都已经装进袋子，他们可以

安安心心的过冬天了。村庄里，午

后的巷子里，多了打牌下棋的农人。

几个妇女搬着马扎坐在他们旁边，

边绣着鞋垫，边商量着啥时候一起

去城里的超市逛逛，给全家买买换

季的衣物。

 立冬的夜晚，昏黄的台灯下，

我敲打键盘畅意抒写着对这个节气
的喜爱。忽地想起那个借口天气太

冷，偷懒不写新诗的诗仙，“冻笔

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这样的

李白着实可爱。苦于没有温热的美

酒相伴，只能沏上一杯暖暖的奶茶，

捧在手心，与李白来个千古对话，

却也浪漫有趣。

 立冬后，草木凋零，蛰虫休

眠。“立冬补冬，补嘴空”，人们不

用担心别人嘲笑嘴馋，借着秋冬季

节之交这一日，放下一切烦恼和忧

愁，全家人聚在一起，包饺子，吃

羊肉，积蓄力量，度过寒冬。既是

找个由头犒劳一年的辛苦，更是借

着这个特殊的日子，提醒自己，平

淡的生活可以有很多乐趣，寒冷和

温情也可以握手言和。

立冬时节
刘娟

 欲寻大坝问沧桑，鉴证当年夜战忙。

 水岸幽幽藏旧事，村街窄窄起苍凉。

 老屋犹在柴门矮，新院初觉山豆香。

 翁媪晒冬墙角下，老亲熟客久回肠。

庚子立冬过石关
 智振旗

  “你看。”父亲坐在仓库的箱

子上，旁边靠着一副拐杖。他放
下手中的抹布，用水冲冲手上的

灰尘，凑到父亲跟前去看。

  那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

片上有一大一小两个人。大的是

父亲，低头笑着牵住那个小小的

身影———那是他。照片上的他正

新奇的看着一片油菜花海，黄色

海洋明亮而温暖。

这张照片撞开了他尘封多年
的记忆大门。

  在他小学三年级刚学会骑自
行车时，便吵着闹着要骑着它去

上学，父亲没法子，便只好依了

他。于是每天早上，父亲变回从
仓库里推出他那辆崭新的红色小

自行车，再推出自己的那辆，每

天风雨无阻的陪他上下学。他总

爱叮铃叮铃地按铃铛，清脆的铃

声与他的笑声共同谱成一曲欢快

的小曲儿，藏在被碾过泥土上的

车辙印里。父亲也永远在他的左

边慢慢的骑着自行车，和他一同

欢乐。大树的年轮一圈圈增加，

门口的草换了一茬又一茬。原本

崭新的自行车也蒙上了一层灰尘，

沉默地靠在仓库的角落。

  十八岁那年，他拿着录取通

知书坐在大巴车里，靠在车窗上，

眼睛扫过一样样熟悉的景物，在

看到父亲时停了下来。父亲也注

意到了他的目光，笑着朝他挥了

挥手。他的视力并不差，隔着发

灰的车窗也看到父亲飞快的背过
身抹了一把眼睛。车子还没发动，

他竟生出些思乡的情绪来。他也
朝父亲挥了挥手，离别的伤感萦

绕在他心头。

  车子发动，带他离开熟悉的

故乡，前往陌生的城市。

  大学时他在林间小道上骑着
自行车，听着落叶被碾过后碎裂
的声音。明明才刚入秋，他却感

到一股冷意。没了父亲来自左边
的带着笑的注视，他感觉心里空

落落的。又是一年草长莺飞，他

像蜗牛般伸着触角好奇地打量着

社会，很快便被成堆的工作应酬
缠绕窒息。只有在短暂的空闲时

期时才想起给父亲打个电话。父
亲每次都像得了糖的孩子一样高

兴地在电话那头跟他谈天说地，

而他却总是在电话这头嗯嗯啊啊
的敷衍回应。

  落叶带来了秋天，整个城市

都被刷上一层暖色，瓜果飘香。

他带着苹果的香气回去看望了父

亲。父亲笑的合不拢嘴，忙前忙

后陀螺似的为他收拾屋子，安置

行李，又马不停蹄地为他到厨房
准备晚餐了。吃过晚饭后，父亲

提出要和他出去走走。他抬眼看

了看窗外，漫天的红霞与云朵共

同编织出瑰丽的天空。

  他答应了。

  于是他和父亲又像小时候那
样并排在路上走着，父亲仍像小

时候一样站在他的左边，像一座

沉稳的大山，只是已经不能完全

护住他了。星空里的夜色愈来愈
浓稠，雾霭包裹了整个城市，身

边汽车开着远光灯呼啸而过。阴
云逐渐聚拢起来，严严实实的捂

住了天空，偶尔有几道白光刺破

云层。他心里一抽，一股不安和

恐惧窜上心头，他拉着父亲快步

向家走去。一辆白色面包车像受
惊的野马般横冲直撞地直奔他们

而来，刺眼的灯光让他在原地怔

住了，只能依稀看到一个略显佝
偻的身影被车卷走。意识逐渐回

笼。

  警笛声，风声，叫喊声，和

着满地的血腥一齐撞进他的大脑。

他坐在救护车上，身子不住颤抖，

脑子里一片混沌。他颤颤巍巍的

举起手臂，双手合十在胸前，闭

上眼睛。菩萨，如来，观音，泰

逢，他把能想得到的所有的吉神
都挨个拜了一拜。

  父亲在医院躺了整整两天才
睁开眼来，没多大会儿便又睡去。

他替父亲掖好了被角，调整了一

下病床的高度，拖着疲惫的身子
走到窗边，拉住窗帘挡住了阳光。

窗户倒映出他满是青黑的眼底和
胡子拉碴的脸。他望着窗外，太

阳终于冲破云层，在空中闪耀。

医生在旁边汇报父亲的情况，一

丝不苟没一丝褶皱的白大褂跟同
样洁白没有人情味儿的病房倒是

相配。医生冷漠似机器人般汇报

完毕，转身便往门外走去，却在

即将碰到门把手时顿住了，转过

头来问道:“你跟你父亲不是同一

场车祸吗？”

  “是，怎么了？”

  “为什么你父亲比你的伤势
要......”

  “因为他一直站在我的左
边。”

  “因为他一直站在你的左边，

所以承受了大部分的伤害？”医生

把身子转过来，好奇地问道。

  “嗯......”他站在窗边，揉了

揉眼。

  医生往前走了几步，看了看

病床上沉睡的父亲，脸色微微动
容，张了张嘴，却又想起什么似

的，什么也没说。

一个月后，父亲已能缓慢的

下地行走。这天下了点小雨，天

空蓝得像是重新调过了饱和度，

绿草被洗涮出了原本的颜色，跟

火红的花朵逗趣儿。父亲提出要

和他出去走走，他便为父亲披上

大衣，拄好拐杖，扶着父亲慢慢

走到门外。父亲习惯性的想要走
到他的左边，被他制止住。他对
上父亲诧异的目光，笑着说:“以

后让我走左边吧。”父亲愣了一
下，也笑了。父子俩一步一步走

向远方……

来自左边的温暖
何之玉

我迎着朝阳，回到相隔二十里，

别了五年的那条街去。

时候正是盛夏；渐近目的地时，

太阳又明亮了几分，带看几丝热气

的风吹过。向外一望蔚蓝的天底下，

几座低矮的小楼房立在道边，几处

缤纷的花装点着街道，显得很生机。

我忍不住兴奋起来了。

啊，这便不是我曾经生活过的

小街道？

我们这次是回来游玩、看一看

的。熟悉的店铺名已是安在一个崭
新的标牌上了，过去常常堆着废旧

纸箱的那片空地种上了花草，高高

的梧桐树梢后已经可以看见几处炽

红色的屋顶……我所记得的这条街

道已经变了，似乎更年轻，更活泼

了一些。

不一会儿，到了我们曾租过的

一座房子前 了。门前的地被磨得

平坦，近旁的那丛金银花长得更茂
盛了，走近时空气中一股淡谈的清
香令人心情愉悦。房东大约在新家

住着所以很寂静。

" 呀！那不是 --" 一种亲切的

声音忽然叫起来。我寻声看去，只

见一个略有些肥胖，像四五十岁的

大妈放下正清数着的货物，挥着手

向我们走来。母亲见了，也连忙向
她迎去。我恍然大悟，记起了她就

是我们斜对面那家便想利店的老板
娘，过去还接送过我上学。" 回来

了！真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呀！快来，

快来我家门口歇歇来，这儿有凳子。

我正收拾着刚送来的货呢，恍惚间

看见几个熟悉的身影；细望去，可

不就是你们嘛。" 便利店大妈一边
搬出几个塑料凳子一边又不休地说

着。母亲也很高兴，两人就热闹地

谈起来了。

我在一旁听着她们那些重逢后

的对话，好不容易才插上嘴，问大妈

我之前的玩伴在哪。" 哦？你说的是

小云吧。"大妈把手在田裙上擦动作
了擦，又用围裙抹了抹头上的汗，降

了些音调说：" 那丫头啊，现在很少

出来玩了，大多在家里帮她爸干活儿

……" 她用她那粗笨的手指着一家

房子，说：" 现在应该在那房子里。"
接着又转头和母亲聊着。

我向那座房子走去。在那熟悉

的大门边，过去的记忆都瞬时在脑
海中浮现：那个总是洋溢着阳光的

女孩，曾多少次在这里与她见面，

空旷的地方玩耍时欢声笑语，放学

后一起吃过的奶油味棒冰……可敲

了门后，开门的熟悉的人脸上仍洋

溢着笑意，个子却高了许多，熟悉

的眼神中有几分陌生的沉稳与成熟

了。认出我后，她眼中仿佛闪过惊

奇和喜悦，说：" 啊好久不见，最

近好吗？" 我答道：" 嗯，一切都

好。"
……

抬头望光，半眯眼，见阳光打

落在梧桐叶上，化作光圈漾开。当

午后的热气稍退，梧桐树，花园、

小楼房连着向身后退去，车轴带着
夕阳滚滚向前，碾过一段回家之路。

重回街道处
窦丽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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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香一瓣

爱的方位

记忆深处

生活哲理


